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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左）在
考古所的碳十四
实验室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

夏鼐，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中国
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
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浙江温州人，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在
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的指导下打下深
厚的史学基础，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
转中国近代经济史。1935 年留学英国，转
治考古学，1946 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
位，成为我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

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等
职。主持与指导了河南辉县、湖南长沙等
地古代墓葬、西安半坡等史前遗址、偃师
二里头和商代城址、安阳殷墟、汉唐两京
遗址、元大都遗址、北京明定陵、广州汉
南越王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等发掘，对中
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
面探讨，首倡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研究，
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与方法，开
拓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在古代中西交
通史研究方面提出创见。

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国家考古研
究中心机构 30 余年，致力于建设考古工
作队伍、制定考古研究规划、提高田野考
古水平，推动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
的应用及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积极与
外国考古学界开展学术交流，极大地推
进中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

人物生平

1910 年 2 月，出生于浙江温州。
193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

文学士学位。
1935—1939 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后于 1946 年获埃及考古学专业哲学博士
学位。

1941—1942 年，任中央博物院筹备
处专门委员。

1943 年至 1949 年，任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并曾代
理所长职务。

1949 年，任浙江大学教授。
1950—1982 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1977 年以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

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9—1983 年，当选第二至第六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4—1985 年，先后当选英国学术
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
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
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
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院
通讯院士。

1979 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长。

1980 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
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卷编辑委员
会主任委员。

1982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3 年，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
会主任委员。

1985 年 6 月 19 日，于北京逝世。

夏鼐

夏鼐（1910—1985）

夏鼐：梦圆考古妆成时
■本报记者倪思洁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十字路口。人们
时常想当然地认为，大师级的人物走到
十字路口时必定是毫不犹豫的。可事实
上，命运有时就是那么令人感慨，多少
人在走上人生巅峰之前，都未曾想过自
己会走上这条路。

1934 年，大学毕业之际的夏鼐看到
了公费留学的机会，为稳妥起见，他同
时报考了留美公费生和清华研究院中
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结果，他以高居榜
首的成绩把两张“入场券”都拿到了手。
公费留学机会难得，夏鼐不忍放弃，但
学科却是考古学。

在日记中，夏鼐这样写道：“自己本
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
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
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
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在写给挚友的信中，夏鼐又感慨：
“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
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进古
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
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
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
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

夏鼐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
的年代、一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年代，
他未曾料到的事比现在的人们要多很
多，从历史学转向考古学如是，从研究
员转为领导亦如是。他曾一心只愿做研
究，不愿忙于行政事务，可偏偏多所大
学、多家科研机构、多位前辈都看中了

他。直到现在，年迈的仇士华在回忆起
夏鼐时还是这句话：“他其实是不愿意
做官的。”

困惑众人都会有，那么，大师何以
成为大师？我想大约是脚踏实地、实事
求是的精神。夏鼐就是一个拥有这种精
神的人。

转行考古学时，尽管觉得是钻进了
象牙塔，他却仍旧时刻关注社会动向、
学科动向，遍览考古学群书，向名师大
家请教，参加考古实践活动。学术上，他
一丝不苟，日记里随处可见工整精致的
考古手绘。

转身做领导时，尽管起初排斥“做
官”，他却能在走上领导岗位后尽心尽
力地培养人才、创新方法、谋篇布局。行
政上，他实事求是，在创建碳十四断代
实验室时，几乎成了仇士华的“后勤”。

最终，在学术上，他很快在中国考
古学崭露头角，在世界埃及考古学中占
有一席之地，荣膺中外 7 个院士称号。
在行政上，“7 国院士”、中国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
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名声，甚至比他
的学术成就更为耀眼。

无论是阴差阳错还是造化弄人，每
当命运将他推上一条未曾料想到的路，
他总会以不变应万变，一步步踏实勤奋
地把这条路走到极致。这是那个年代大
多数老一辈科学大师拥有的共同特质，
也是夏鼐先生为我们诠释的最生动也
最朴素的人生哲学。

记者手记

推开门，年轻的核物理工作者仇士华、蔡
莲珍夫妇呆住了。

身体瘦削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夏鼐，笑容满面，礼貌地起身邀他们落座。之
后，夏鼐又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碳十四断代
实验室的建设需求，并带领他们去相关科室
转了转。

这场再普通不过的会面，却让仇士华夫
妇感受到久违的人格尊重。1957 年，仇士华
和蔡莲珍深陷“反右”风波，成为“人人喊
打”的“右派”青年，不能继续在原单位从事
科研工作。就在这时，夏鼐向他们伸出了橄
榄枝。

对于这对夫妇来说，夏鼐改变了他们的
一生。而夏鼐在一生中所改变的人和事，实在
太多太多。

寻梦·游学

1935 年 8 月的一天，上海海港，一艘意
大利邮船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学子。

25 岁的夏鼐要从这里前往英国。1934 年
10 月，夏鼐拿到了考古学的公费留学名额，
决定去伦敦大学开始新的求学生涯。

邮船途经香港到了威尼斯，下了船，夏鼐
又搭上火车。

9 月初的伦敦陌生且新奇，而藏在学子
心里的，是一份为中国考古学寻医问药的
渴求。

出发之前，夏鼐曾拜谒名师，遍览能寻
到的中外文考古学、人类学论著，参加田野
考古实习，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有了明确
的大致认识：“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
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
了重要的枢纽……”

改变中国考古学的面貌，成为他心中隐
约的渴望。

留英的 5 年半里，夏鼐全面学习现代考
古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掌握文物的修复、保
养、管理、陈列及青铜铸造等技能，接受田野
考古科班训练，投身英国梅登堡山城、埃及阿
尔曼特遗址等的考古发掘，阅读考古学、人类
学的多方面专著……

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
兰维尔教授在给院长的信中这样称赞夏鼐：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埃及学还
一无所知。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学
科的各个领域，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所必须
具备的古代埃及语知识，这与他很快就适应
了考古学是一样的……我坚信，一旦他回到
中国，他就会成为蜚声考古界的学者……我
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勤奋的和值得信赖的
学生。”

而那时的夏鼐也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

“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 19 世纪
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斯宾塞、泰勒等的
均变论，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

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
古史……”

追梦·回乡

1940 年 12 月，夏鼐从开罗登上归国的
列车，满怀抱负。

刚回国后不久，他就应北京大学文科研
究所所长罗常培先生邀请，在昆明做了一
次演讲，题目是《考古学的方法论》。就古物
搜索、发掘，到整理、研究，他一一详述。由
于此前很少有中国学者论述过考古学方
法，他回国后的第一讲就成了昆明学术界
的一件盛事。

方法对不对，要看实践效果。回国后，夏
鼐以极高的热情开展田野考古。仅 1944 年至
1945 年 1 年间，他的脚步就遍及河西走廊，
从兰州到敦煌，兼及临洮、宁定、民勤、武威等
地。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从地层
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纠
正了西方学者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
臆测；临洮寺洼山等遗址的发现，则提出了中
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问题。从此，
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在成立
后便开始酝酿建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以下简称考古所）。1950 年 5 月，周恩来总
理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任命文化部文物
局局长郑振铎兼任考古所所长，梁思永、夏鼐
为副所长。由此，夏鼐走上了新中国考古工作
的领导岗位。

筑梦·掌舵

新中国成立初期，掌握田野考古技术的
专门人才奇缺。作为大陆唯一一位既在国外
经受正规科班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还能
亲临第一线的田野考古学家，夏鼐担起了培
养田野考古人员的重任。

1950 年 10 月，夏鼐刚上任考古所副所
长 1 个星期，便率领考古所第一支调查发掘
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考古发掘。第二年夏
天，他们又去了河南中西部调查史前遗址。
1951 年秋至 1952 年春，他们再度启程，去长
沙近郊发掘战国和汉代墓葬。

对发掘团里的年轻人，夏鼐反复强调考
古研究要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要求大
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
况，弄清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
察到的一切相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

一次次演练，培育出新中国第一批田野
考古骨干人才。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
殊、马得志，这些此后中国考古学界的知名人
士，都曾在夏鼐的教导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
训练。

自 1952 年起，为应对国家基本建设逐步
展开、田野考古专门人才匮乏的局面，中央文
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合作举办全国考

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创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夏鼐直接参与考古训练班、北大考古专业的
组织领导与课程策划，亲自讲授最基本的考
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

长期在夏鼐身边学习与工作、现为考古
所资深研究员的王世民，曾聆听过夏鼐授
课。他至今记得，夏鼐每周辛苦地授课一
天———上午讲考古学通论，下午讲田野考古
方法，还带领大家在未名湖畔学习简单的
测量技术。

“‘文革’前参加工作的考古人员，基本
上都曾直接领受夏鼐的教诲。”在王世民的
心目中，夏鼐一直是“为中国考古研究引航
掌舵的人”。

1958 年，“大跃进”之风盛行，考古领域
刮起浮夸风，否定严格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
理研究的基本操作规程。面对盲目蛮干的局
面，1959 年，夏鼐以正确对待考古学文化定
名问题为切入点，倡导在研究问题时，要“从
实际出发，慎重处理”“不要轻率浮夸”。

夏鼐不仅为考古学“端正”路径，也为它
“明确”目标。1962 年，他在《红旗》杂志发表
《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提出中国考古学六
个方面的基本课题，进一步明确中国考古学
的发展方向。此后，考古所开始遵循基本课
题，有重点地部署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中国
考古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圆梦·归根

尽管考古学属于人文学科，但夏鼐对自
然科学一直青睐有加。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他曾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
进中国考古学。

1959 年，在夏鼐的办公室里，他递给仇
士华、蔡莲珍一本自己早已读过的书———美

国放射化学家利比撰写的《放射性碳素测年
方法》。为建起国内的碳十四实验室，夏鼐几
经波折把错划为“右派”、学核物理出身的仇
士华夫妇调到考古所。经过五六年艰苦努力，
中国第一座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在连暖气都
没有的考古所诞生。

“夏先生就像把我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
一样，让我们有了新的科研生命。”60 多年后
的今天，回想起当初与夏鼐交流的一幕幕，满
头银发的蔡莲珍提高了声调，在她身旁，87
岁的仇士华频频点头。

夏鼐改变了仇士华夫妇的一生，也完善
了中国考古学的面貌。

从上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夏鼐一边
直言不讳地反对在条件不成熟时挖掘帝王陵
寝的短视做法，一边主持制定考古研究工作
八年规划，筹备成立中国考古学会，组织编写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综合性论著，不
遗余力地为中国考古学引航掌舵。

1985 年 6 月 17 日上午，夏鼐像往常一
样去研究所，还接待了日本考古学者。中午休
息一个多小时后便又开始审阅《中国大百科
全书》考古学卷的一篇文稿。下午 3 点多，夏
鼐告诉妻子要去胡同口走一走，但一会儿工
夫就回到了书屋。下午 5 点，妻子发现夏鼐坐
在沙发上，头歪向一边，稿子散落一地……

两天后，夏鼐永远作别了他直到生命最
后一刻仍在为之奋斗的中国考古学。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悼念
夏鼐时写道：“完全应该公正地承认，夏鼐同
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
的新时代……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是跟夏
鼐同志 1950 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
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他是当代中国考古
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
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

夏鼐的“公费留学生证书”（第 544 号）

辉县发掘队合影（中排左四为夏鼐）

夏鼐
（右二）在
中国考古
学会成立
大会开幕
式上

考古训练班开学典礼合影

夏鼐指导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


